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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原

在张仃的《它山画跋》一书里有如
此一段文字：“山东张朋不求闻达，不慕
荣利，攻花鸟数十年，亦偶作山水小品，
逸笔草草，颇有意趣。庚甲十月略仿其
笔。”此篇画跋是张仃1980年题写在自
己仿张朋山水小品上的文字。1980年的
张仃，正是“文革”结束后复出恢复在中
国当代美术界地位与身份的顶峰时期，
却能对刚刚从小学美术教师的身份转
换为青岛高校美术教授的张朋其人其
画有如此高的评价和推崇，不能不说的
确显示出了张仃作为一位从延安走出
来的革命画家的胸襟和艺术眼界。

张朋没有上过正规大学，少年时读
私塾，自学绘画，而后做了大半辈子的
小学美术教师。关于张朋，在青岛曾流
传这样一个故事：在20世纪六七十年
代，一位医生把他在青岛大学路上的一
间闲置不用的老屋收拾出来，提供给他
的一位喜欢画画的当小学美术教员的
朋友——— 这位小学美术教员的家里太
拥挤，放不下一张合适的画案。到了星
期天或假期里，小学教员就来这里挥笔
作画，仅仅是齐白石老人的荷花，小学
教员就临摹了一千多幅，达到了以假乱
真的程度。几十年过去，最终小学教员
有了属于自己的笔墨，在他到了应该退
休的年龄，他的写意中国画，被李苦禅
誉为“白石后一人而已”，成了大器晚成
的又一例证。这位小学教员就是张朋。

2006年清明节那天，我曾随同张朋
先生的弟子去拜访过张朋先生。张朋的
家在一栋1980年代初建的住宅楼的一
楼，张朋1983年搬入此“套三”居，一直
未再迁居。张朋说他一共搬过七次家才
有了现在的这个家，脸上涌现的是满足
的神态。几年前坐落于海边的青岛文化
名人公寓落成，据说，相关部门曾动议
让老人搬入，但为张朋先生拒绝。

张朋的起居室看上去不足十平方
米，扎眼地放置着两张小床，整个房间
窄小寒酸，墙上两幅写于1980年代初的
书法，三张镶在镜框中的张朋彩色照
片。握手时，感觉老人的手冰凉，眼神看
上去很纯净。老人说早已戒酒，但仍吸
烟。谈话时我看到张朋吸烟到烟蒂处不
是弹烟灰，而是直接用焦黄的食指掐
掉。张朋先生的言谈清晰，说自己已八
十八岁，仍是老毛病，脑供血不足，胳膊
凉。张朋的家中已看不出丝毫书香色
彩，更无文房之类，旧桌上一个笔架孤
单地摆在那儿，架上并无毛笔。老人说，
当年的作画工具已送学生们了，自己从
1979年就不再画了，后来在家里只零星
画过一些，但已很少，渐渐息笔。偶有朋
友相托也只是为画作题跋，题写书签之
类。他的桌上也少书卷，只摆放着的三
部厚实的旧《辞源》流露着一点文气。张
朋先生说他当年喜欢围棋，但亦早已放
弃，几乎与搁下画笔同时。

出生于1918年的张朋，从一个几十
年在小学里授课的美术教员，到退休之
年成为大学美术教授，本身的故事就是
一个传奇：家庭负担很重的张朋，在新
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小学当美术教员，绘
画带给他的是精神的愉悦和心灵寄托，
如同他在一幅画上的题跋：“多少烦纡
事，磨于水墨中。”一直到六十岁退休年
龄的张朋，因北京一些美术名家教授如
袁运甫、祝大年等来青岛避暑时，偶然
看到他独具一格的大写意画后，倍加赞
赏，张朋的画才被“发现”。之后他的画
作流传到北京，又受到李可染、张仃、李
苦禅、吴作人等画坛大家的褒扬而成
名。“成名”后的张朋也迎来了他生活工
作上的转机，尤其是时任文化部部长的
黄镇就张朋的工作给予了批示，使得即

将退休的小学教员张朋，从而转身成为
青岛的大学美术教授。

陈传席曾把张朋和黄秋园、陈子
庄、陶博吾并列为当代中国画四大“在
野派”名家，虽是一家之言，但也可以想
见张朋的画作艺术水准。有人说张朋学
齐白石几乎乱真，但张朋自己并不以此
为“尺度”，而是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
有人说张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熔
铸齐白石的墨法、岭南派的笔意、西画
的构图及光与色，从而自辟蹊径，走出
自己的笔墨之路。张朋在临摹传统画作
的同时，更注重写生，对草木花鸟虫兽
观察入微，为画好昆虫，除写生外，他还
收集了不少实物标本，对花草的一枝一
叶、生长规律、结构特征都一一弄清。张
朋早年工写结合，中年后专攻大写意一
路，他的画，或花卉、或翎毛、或动物、或
山水、或人物，生动朴拙。张朋作画极其
用心，画面造型简洁传神，满纸生气，耐
人品嚼。

1980年代初，张朋被北京的这些美
术大家赏识和推崇之后，时任文化部长
的黄镇还曾指示要把他调到北京工作，
但被他以老母亲需要照顾为由婉言谢
绝了。张朋对待生活淡泊随意，据他的
亲属说，老人从来不给子女、朋友提任
何要求，就连当时单位分房子，让他再
改善一下居住条件，甚至后来更有港商
慕名求画来到家中，主动要求给他提供
一套新房，都被他推辞了。

据说，李苦禅去世后，中央美院也
曾有过调张朋到中央美院教授花鸟画
一说，但同样也被张朋以要照顾家人为
由婉言谢绝了。两次拒绝“进京”的机
遇，张朋一直安心于自己“地方画家”的
身份，甚至连这个身份最后也放弃了，
直接宣布搁笔不画了。

张朋早期学过任伯年、吴昌硕等
人，中年后转师齐白石，受齐白石的影
响至深。他的作品在选材和构图上师承
齐白石，但笔法上又有岭南派的特色，
墨法兼有徐渭、高凤翰、任伯年和吴昌
硕等人的印记。张朋对花鸟、山水、人物
均有涉猎，最擅长的还是花木鸟兽。张
朋曾刻了一方“一生心事花鸟知”的印
章，也反映出他酷爱花鸟大写意的心
境。在张朋子女眼里，许多时候张朋沉
默寡言，一切语言都表现在画里，就像
他自己在画上的题跋：纸笔代喉舌，丹
青寂寞多。

张朋的作品为他赢得声誉的同时，
也改变了他的晚年命运。上世纪80年代
初，正是张朋成名的时期，也是张朋创
作的高峰时期，他却出人意料地封笔不
画，坚守自己的生活节奏。据说，让张朋
封笔不画的原因，既有身体方面的原
因，也有因声名带来的应酬之累：众多
的索画者让张朋不胜其烦，他曾向来人
出示过一个本子，上边记录着他的“画
债”：一一列举着登门求画者的名字、单
位和联系地址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张朋的成名“既晚也早”。说“早”是因为若
没有成名，他还会继续享受绘画的乐趣，成
名带给他的虽然有生活和身份的改善，
但更多的是麻烦，尤其是各方面索画求
画的纠缠，绘画已不再给他艺术的快
乐，他的作品也大多离开了他的生活。

张朋曾在画上题跋：“卅年旧作今
重看，六十粗知是与非。”这是他的自
谦，但也反映了晚年的他在艺术上的境
界更上一层楼。但遗憾的是，无论是人
生境遇还是艺术境界更上层楼的他却
对外宣布“搁笔”了。“心悬名利多寻苦，
富贵荣华春梦中，寡欲清心自长寿，甜
来苦去乐无穷。”从1983年，一直到生命
的最后，张朋一直住在他位于青岛黄台
路上的简陋单元房里。2009年6月，张朋
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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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一笑】

张朋：一生心事花鸟知

□刘素萍

三八节前，大梅特意把微信头像换成了迎着
朝阳骑行的女子，昵称也变成了“骑行侠”。大梅告
诉我准备再一次骑行旅游。之所以用“再一次”是
因为十年前大梅的“壮举”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十年前，大梅的丈夫因车祸去世。突如其来的
打击，大梅一下子蒙了。也是那一年大梅办理了退
休手续。也许与在岗时负责农村工作有关吧，大梅
决定独自骑自行车把全县十五个乡镇转一遍，一
天一个乡镇。离县城近的乡镇几里路，远的多达五
六十里。她想用骑行的方式淡化失去丈夫的痛苦。

第一次出行就遇到了麻烦，车胎被扎，大梅只
好推着自行车走，幸亏路程不远。在乡镇驻地补胎
时，又遇到了一只大黄狗朝她狂吠，大梅吓得脸都
白了。这两件事，差点让她打退堂鼓。

然而，性格倔强的大梅决定了的事绝不会轻
易放弃。回家后，大梅向修自行车的师傅请教如何
换胎、补胎，并学会了简单的自行车修理技术。随后
她用半个月跑完了所有乡镇，即便是刮风下雨的恶
劣天气，也没挡住大梅骑行的脚步。回来后，大梅把
一路看到的美景写成了散文，把农村外出打工、留守
儿童、土地流转、房屋拆迁中存在的问题写成调查报
告供领导参考，领导称赞大梅退而不休。

大梅骑行完乡镇，一个人待在家里实在无聊，
又萌生了在市内各县骑行的打算。有了县内骑行
的经历和经验，市内骑行已不再是问题。

大梅原打算两天骑行一个县，没想到第一天
骑行相距六十公里的一个县城，当天就能来回，而
且回到家还不算太晚。全市一共十二个县，大梅用
十二天跑完，日记写了五千多字。

女儿让大梅去北京住段时间。有一天，大梅骑
着自行车去北京胡同转，回去时稀里糊涂骑上了
一架立交桥。骑啊骑，骑了三四个小时竟然又回到
了原地。大梅向交警询问后，才找到了回去的路。

当晚，大梅对女儿说打算骑自行车回家。女儿
说你疯了，五百多公里路呢。大梅笑着给女儿讲了
白天在立交桥上转圈的事，她说这样复杂的地方
我都转了出来，还有比北京立交桥更复杂的路况
吗？老妈我这叫“千里走单骑”。临行前，女儿给大
梅买了一辆自行车，还送给她一本中国地图。

从北京出发，大梅骑了五天四夜，安全回到山
东老家。回到家不久，大梅又准备把省内各市骑行
一遍。当时正是牡丹花最美的季节，大梅首站选择
了菏泽市。牡丹园里，雍容华贵、五颜六色的牡丹
花拍也拍不够，大梅高兴得像个小姑娘。带着满身
的花香，大梅当天骑行返回家中。

下一站是泰安市。巍巍泰山大梅不知爬过多
少次，但这次意义不同。当晚爬上山顶，早晨还看
到了日出。下山后又继续骑行，去了聊城、济南、德
州、滨州、东营、淄博，一路向东到了威海，然后，经
青岛、日照、临沂、枣庄返回家中，历时半个月。

每到一市，大梅就会在标志性景点拍照留念。
遗憾的是，在回家的路上，相机(卡片机)丢了，但
大梅说有日记在，什么都有了，况且，亲身体验比
什么都重要。

那年春节，大梅告诉女儿想骑行去南方看看。
女儿心疼妈妈，更佩服妈妈的坚强不屈。

大梅带着一本中国地图和一部手机，骑着一
辆普通自行车上路了。她从山东出发，途经江苏南
京、安徽黄山、上海市、浙江杭州、福建福州、广东
广州、广西桂林、贵州黄果树瀑布、云南大理等，历
经四个月零十天。

四个多月，大梅写出了六万多字的游记，看到
了许多美景，避过了许多危险，也得到了许多人的
帮助。在贵州遭遇了泥石流，上面是滚滚而下的乱
石，下面是波涛汹涌的乌江，也就那么几秒钟，大
梅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广东的某个夜晚，天空飘着
细雨，天黑路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自行车链子
又断了，一位好心人用电动车牵引着大梅的自行
车慢慢行进，次日，又帮她搭上顺风车；在云南，由
于高海拔，大梅头昏脑涨，喘不过气来，是一位餐
馆老板将她扶进餐馆休息，还给她煮了一碗面。临
走大梅留下餐费，老板又把钱塞进她的包里……
大梅说，走的地方多了，见识了大自然的美，也感
觉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回过头来想想自
己人生中遇到的那些坎，已经不算什么了。

大梅今年六十五岁，她计划七十岁之前骑行
游遍中国。大梅说，骑行日记将是留给子孙最好的
精神财富。作为单身女性，大梅不是没有烦恼与痛
苦，独自旅游的艰辛与危险可想而知。但大梅却用
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女人当自强，悲悲戚戚是一
生，快快乐乐也是一生。

不管年老还是年轻，一个人总要学会独自上
路。无论命运将你置于何地，也要努力地独立地活
出自己。希望每个女人都能拥有大梅这种独自上
路的坚韧勇气和自由灵魂，在这世间，步履不停，
永远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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